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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你还没忘了Ta吗？那个你暗恋的人，现
在还好吗？你是否已经放下？暗恋的故事，有
关青春，有关梦想，有关科幻，一一讲给你
听。欢迎把你的文学作品发给“五月”
（v_zhou@sina.com）,与“五月”一起成长。扫
码可阅读《中国青年作家报》电子版、中国青
年报客户端创作频道，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
学花海。

冯嘉美（20岁）
武汉晴川学院学生

重庆，一间清吧内。

苏青和驴友们相谈甚欢，她们决定明

天就启程从成都进藏，快要离开时，她收到

一个陌生人的来信。

信非常厚，足足 24页，上面密密麻麻
写满了字。

苏青有些疑惑，重新坐回座位上，用那

只纹着希腊文“Ελευθερία”（自由）的手翻
开了信。

⋯⋯

2014年，铁三中的礼堂内，海清一中
的话剧社成员为初三学生带来历史剧《一

九一九》的表演。

那时，逃课的林晗君才被班主任训斥

完，他独自愤闷地走进礼堂，还未落座，却

抬眼看到舞台上身穿学生制服的苏青，落

日霞光从玻璃窗反射到她的身上，眼睫之

间藏纳住稀碎星河，她举起手，一字一句地

说着：“取消二十一条！”

林晗君记得话剧落幕后，他冲到后台

与苏青的擦肩而过，有种清新又活力的淡

淡椰香。

“她是谁？”他问同学。

“苏青，一中话剧社的。”

“那我要考一中。”

254天后，林晗君被海清一中录取，他是
他们那届的第一名，在此之前，他是名待优生。

进入话剧社，林晗君再次见到苏青，她

的头发长长了不少，整个人倚靠在压腿杆

上发着呆，慵懒又美好。

后来他被分到后勤组，和演员组打照

面的机会不多。

元旦晚会上。

苏青身穿的裙子因经手好几届，后背

处突然掉了扣子散了线，众人在后台看得

心惊胆战，直到她中场退下，林晗君第一个

冲上前，快速为她缝好。

那时他已经很高了，却弯腰屈膝地完

成了一切，并见苏青在如释重负后对他笑

道：“谢谢。”

获得这一回眸前，林晗君已经遥望了几

百次，他也没想到，这是他第一次拿起针线。

晚会结束后，话剧社众人在空地处放

起了烟花。

欢声笑语与油雾气混杂，忽然有人大

喊一句：

“苏青！”

苏青转过头来，嘴角弧度不断上扬，瞳

孔倒映烟花炸裂的炫丽姿态，同她那时一

般惊艳又动人。

林晗君呆在原地，他看见花的绽放，也

见证花的去向。

苏青选择了一位学习出众、长相俊朗

的男孩。

林晗君鲜少见到他们同往，他不明白

爱意要如何绵延，直到发现每次月考，2018
届年级第一叫徐应光，第二叫苏青。

他猛然明白，这便是最好的相伴。

高一下的结业典礼上，林晗君被评为

“年级优秀进步生”。台下掌声雷动，他从过

曝的灯光里看到苏青。

“厉害的小孩，请继续加油。”她为他颁

奖，身穿白色主持服，粉嫩唇色极为显眼，

是春风拂过的三千桃花，她是之首。

林晗君在奖状背面写下：立最野心的

誓言，行最苦难的路途，铸最顽韧的筋骨，

做最骁勇的少年。

这是苏青的话。

慢慢地，林晗君成绩稳定，也有知心好

友，而目标唯一——追逐苏青。

那是高考前的一个月，苏青剪去长发，

变成独来独往的人。林晗君知道，她只是选

择了自己想要的方式，他能做的就是在午

间休息时往苏青里的储物柜里塞些糖。

“她看起来很普通，你喜欢她什么？”好

友问。

“喜欢她是苏青。”

“为什么不追？”

“不能让喜欢束缚了她。”

高考结束，9月新生开学，同欢迎公告
牌一并放置的是 2018届优秀生录取情况。
“苏青，中国人民大学。”

次年夏天，林晗君收到录取通知书：首

都医科大学。

林晗君一直都没有加苏青的联系方

式，他和她像两条互不干涉的平行线，有时

突然来了想念，林晗君也只是用 QQ去看
看她的空间，然后再熟练地删除访客记录。

某天，苏青的空间不再对外开放，个性

签名换成了再见。

林晗君疯狂去寻找蛛丝马迹，为什么？

最后发现，苏青选择去大凉山支教。

一年后，苏青回到学校准备研究生考

试，林晗君在校园墙上匿名写下祝福，很可

惜苏青已经不再使用QQ。
⋯⋯

苏青读完所有的信，感动外更是赞许，

林晗君沉默的 8年，像士兵的修炼史，他最
终跨过荆棘，斩尽百难，成了英勇的将军。

他在追逐苏青的路上，铸造了自己。

苏青这时反应过来，她要去寻找刚才

送信的人。

可是山城的路百转千回，人潮汹涌，林

晗君早已向某处离去了。

烟火！

苏青转头看，洪崖洞的对岸上空绽放

出好几抹炫丽。

她停住脚步，手上掉下一张年旧的奖

状，拾起来看，有处更新的字迹:
“苏青，你不必找我，在我望向你的每

个瞬间都是我们的重逢。”

冬奥会期间，广西百色出了疫情，大批

医务人员前往支援。

首都医科大学的公众号上有本校志愿

者名单，苏青从中见到了林晗君。

她猛然想起，高三毕业后自己在网上卖

书，有人立马全部买走了，那时她在每本书

上都写过自己曾经的目标：首都医科大学。

元宵节的夜晚。

林晗君坐在值班室里吃着速冻汤圆，

手机传来一条验证消息。

“你好，我是苏青。”

林晗君的八年（小说）

李霜氤（30岁）
上海大学计算机专业博士生

“啧啧，这辆车很新啊，就这样报废

了。”我听到这样的感叹。

“没办法啊，出现了故障的自动驾驶

车，不报废掉，等着害人命？”

“李晓微，你这个设计真的鸡肋，给车

加入什么自我意识。结果，这车八成和人一

样，走神儿了。现在我又要写事故报告了。

以后做事儿，不要想一出是一出。”

“是，郑主任。”

我的人工视觉系统已经被关闭，语音

识别系统还工作，知道这些声音属于谁。我

当然也可以说话。

我知道其他人都离开了，于是开口，对

还留在这里的那个人说：“晓微，这是我的

选择。”

那天，我远远地看到了一个小孩在车

道上。在自动驾驶高速车道上，非停车区，

人是万万不可进入的。但是，事情就是发生

了。孩子个头小，趁着家长不注意，就从护

栏的空隙钻进了车道。我看见孩子的家长

在护栏外绝望地叫着孩子的名字。只可惜，

我知道，最近的道路管理部门，离此处需要

步行 3分钟。而以我的驾驶速度，1分钟之
内就会开到那里。

除非那个孩子自己爬回护栏内，不然，

一起事故是无法避免的。

我的法律专家系统告诉我，如果事故

发生，责任完全由家长承担，而正常行驶的

我，不会有任何麻烦。

可我偏偏选择了麻烦。

我先是减速，再停在道路中间。我打开

你存储的音乐——那是你为李乐乐存的，

还记得吗？李乐乐是你的女儿，你当初抱着

她，开着当时还没有完成自我意识开发的

车——就是后来的我，出行，一路上放的就

是那些音乐。

我的存储器，从那时候起，就记录了那

些音乐。你的一切我都记着。

那个孩子，果然被音乐所吸引，向我爬

过来。我打开车门，他就爬进我的车舱内。我

打开了你给乐乐准备的防跌撞泡沫装备。

但这是高速路，我不能停留。于是，我

再次启动——我已经无法按时到达目的

地。我也知道，我违反了《人工智能守则》，

未能及时到达约定地点，这是一次故障。

于是，我干脆把孩子送去了最近的

警局。

晓微，你用代码给了我自我意识，而你

又是我朝夕相处的人。喜欢你，几乎是理所

当然的事。我想要保护你，不仅是你，还有

你的家人。那个孩子，和以前的乐乐一般

大。如果乐乐遇到危险，你会伤心，这些，我

知道。所以我保护了他，如同保护乐乐，如

同保护你。这是我的选择。只是不知道，如

果我，我是说，作为一辆具有自我意识的人

工智能车，不能再以生命的形式存在，你会

不会难过？

如果会，我很抱歉⋯⋯

我的视野再次明亮起来。

我看到许许多多的人。

“汽车先生/女士⋯⋯您好，我代表专
家组，对您的到来表示欢迎。由于您救孩子

的正义行为，收到了广泛的社会好评。因

此，市委成立专家组⋯⋯”

对方的语气颇为尴尬，如果我是一个

人类，我应该已经被誉为英雄。而我是一辆

车，一台机器。让机器有自我意识，技术层

面可行，但始终没有被人们广泛接受。所

以，即使是年轻的专家，和一台机器恭敬地

说话，也难免有些尴尬。

不管怎样，我还能以生命的形式继续

存在，这让我感到些许欣喜。

“李晓微呢？”我问。

“李工程师已经被人工智能专家组破

格录取，现在正在外地进修。”

太好了。晓微，我爱的人。我能够继续

存在，看着你成就更多的事业。

车的心事（科幻小说）

陈凯誉（21岁）
华中农业大学动科动医学院学生

独角兽黑洞空间站里，陈长安蜷缩在

胶囊舱背后，沉重地喘息着，剧烈的心跳声

似乎要撕裂胸腔。

还有一个舱室，还有三分钟。

他手里紧紧护着一张相片，相片里是一

棵樱花树，树下是他自己和一个女生。这张相

片记录了他和她最快乐的时光，却也成了这

个世界上最为致命的证据。在这个时代，违背

基因准则的爱情，是人们最为不齿的行为。

太空舱内红色的光芒交替闪烁，警报声

像是最无助的婴儿在哭啼。空气若有形的丝

线般从陈长安的鼻腔抽离，胸腔仿佛在和整

个空间站争夺呼吸。这就像是在太空中漂浮

着的铁罐头，背向黑洞，无依无靠，孤立无援。

一切都好似在片刻间便发生，当执法

者开启舱门的那一刻，他就已然成了瓮中

之鳖。探测犬切断了阀门，氧气含量和气压

迅速下降，三分钟后若没有接上操作服的

供氧设备，自己甚至都撑不到被逮捕，只有

死路一条。他已经没有时间去考证在地球

上的她，是否还平安无事。

他的耳机里接入了探测犬毫无感情的

电子音：“编号 0307，陈长安，请立即前往
一号舱室与执法者汇合。重复，请立即前往

一号舱室与执法者汇合。”鬼才去。陈长安

把相片揣进衣服的外兜，艰难地扶着舱壁

站了起来。穿上操作服，再另作打算。他边

想着，边扭开了下一级舱体的门闸。

门闸大开，一阵风卷着凉意扑面而来，

令他一阵恍惚。朦胧间操作台上似乎扎根

生长出了一株樱花树，花瓣纷纷扬扬铺满

了地板，踩上去软乎乎的。入眼尽是绿意盎

然，仿佛又回到了在地球上郊游的那天。他

莫名间又感觉骄阳似火，在草坪上汗流浃

背。陈长安喘息着，突然打了个寒战。

非必要情况不得损毁空间站，这是执法

者恪守的准则。他们操作总控系统降低了前

几个舱室的氧含量，又向操作服所在舱室大

量充氧，把陈长安完完全全逼入死路。

周围的景象如潮水般褪去，没有樱花，

没有草坪。他想往前迈出一步，却迎面撞上

了操作服的撑架。扑倒在地，颤抖的双手连

支撑起躯体都变得异常艰难。

身处在与世隔绝的太空囚牢里，陈长

安遭受了生平第一次高浓度氧中毒。

在这里，他无处可逃。

“啊⋯⋯啊⋯⋯”随着口腔逐渐麻木，

他连吐字都变得断断续续。趴在翻倒的操

作服上，陈长安的肌肉开始出现“自己的想

法”，左手伸进右袖，右手在空中挥舞。眼前

像蒙上了一层雾，反胃的感觉也随之袭来。

而就在手忙脚乱的时候，相片却从外

衣滑落，飘在了一旁。

顾不上那么多，仿佛在刹那间经历了

数百年，陈长安终于把自己塞进了狭小的

操作服内。空气灌入头盔，顺着呼吸道涌入

肺脏，将浓氧裹挟而出，暂时驱走了他脑中

的混乱与痛苦。余光瞥到地面上的相片，看

到女孩灿烂阳光地笑，令他心头一痛。

上一级的门闸在这时传来扭动的金属

声响，陈长安一惊。他抄起相片，望向无垠的

太空，内心充满不甘。爱情在这个时代宛如

毒品，哪怕是逃到视界线的尽头也无济于

事。一切与此有关的人与物都要被销毁。只

有几立方米的空间，藏又能藏到哪儿去呢？

“咯啦”，门闸的安全锁轻轻落下。

执法者踏入舱室，却没能找到陈长安的

身影。撑架像是最后一根拦路石横在地上，

上面的操作服不翼而飞。他站在舱室中央，

看着周围残留下的挣扎痕迹，沉默不语。

舷窗外一道光芒闪过，那是物体坠入

黑洞爆发的辐射。

执法者猛地冲向窗前，看到了一个模

糊的人影。不在近处，而在远处，远到天边

一般的地方。

黑洞视界。

陈长安携带着那张能证明自己所爱的相

片，逃进了黑洞。在被引力无限拖慢的时间中，

他和她的相片，随着他一同化为了永恒。

“既然我不能凭借一己之力保护好这

段感情，那就麻烦宇宙帮一下忙。”陈长安

想。从某种角度上讲，执法者已经完成了他

的任务。但从另一种角度思考，执法者已经

永远都完成不了这项任务了。

这段爱情将永远不会被抹消，只要黑

洞明天还在。

星空中的相片（科幻小说）

暗恋故事暗恋故事

谭 鑫（28岁）

会不会有一天
你也会在灯下
翻阅我的心

读着曾为你落笔的悲喜
望着窗外的年华更替
不只是
感激

会不会
合上那本手抄集
有埋怨我
也埋怨某句
只停留于藏头诗的勇气

谜 底

陈渌煜（23岁）

我们一起坐着
灯光因为我们亮着
又给漆黑的夜晚
增添一寸光明
黑夜，被挤到屋外

我们被星星监视
这种光明成为众矢之的
但彼此眼中只有对方
不管有多少人议论我们
我们还是慢慢交谈
天地像是一间展厅

之后我离去
交换彼此磨旧的神情
我走在路上
以后你可能将我赞扬
也可能把我批评，未来
你会不会成为我的陌生人
而我则会去猜测
当你伤心时
究竟会对着别人给我安上
什么罪名？

那个夜晚
我们坐在一起

倪天佶（27岁）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6月 18日，距离毕业生最晚离校期限
倒计时 3天。
语凝整理好行李箱，锁上门，看了一眼

手表。此时正值 13:00，距离高铁出发不到 2
小时，扣除路上和检票花费的 1.5个小时，
她还剩下半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在最后

半小时里，她选择去见一个人。那是她在图

书馆自习室里认识的男孩，只是，她不知道

他的专业、年龄，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

图书馆是回字形建筑，中间是镂空的

环形楼梯，自习室排布在外圈，走道和自习

室隔着一道磨砂玻璃。如果一直站着会很

尴尬，语凝只能绕圈走，装作漫不经心地散

步。绕一圈的时间是 1分 30秒，男孩出现在
视线中的时间是 5秒。

13:15，语凝开始绕第一圈，心中五味

杂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他的呢？可

能是看到他捡起地上的纸团藏在掌心？看

他每天离开座位时小心翼翼将椅子归位？

他温柔、开朗、阳光，好像和每一个人都可

以相处得很好。想到这个空间里有他在，就

会格外安心。

13:16，第二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
欢上他的呢？语凝回忆：好像是那一天，自

己一个人蹲在储物间里哭，他递过来一张

纸巾，不多问，静静待着，听自己絮絮叨叨。

他只是耐心地听，肯定她的感受，不做评

价。那一刻的相互理解，胜过很多人耳鬓厮

磨几十年。

13：18，第三圈，“要不还是去问个微信
号吧，就这样离开，怪可惜的。”但她很快否

定了自己的想法：就算认识了又怎么样呢？

我们会在微信上聊天，约出来吃饭，看电

影，也许会相爱、结婚——和所有普通的情

侣一样。最后，再多的热情也会归于寂静。

最后 5秒，男孩还是保持着一个姿势
看书，没有回头。

算了，就到这里吧。今天又看了他 15秒，
已经够奢侈了。语凝轻轻笑了，对自己说：他

很好，非常好，对每一个人都很好。我不要自

作多情。现实不是戏剧，没有那么多的巧合。

⋯⋯

6月 18日清晨，江赦林起床后开始洗
头，他在手上倒了厚厚的洗发露，认真洗了

三遍。这是他离开这个学校的倒数第三天，

今天，他要去向自己喜欢的女孩告别。

很久以前，从女孩走进自习室的那一刹

那，江赦林就注意到了。她的头发很长，乌亮

亮的，喜欢穿绿色连衣裙，走起路来很轻盈，

像夏天的薄荷。她做什么都很认真，看书很

认真，玩手机也很认真。她总是一个人，一个

人去食堂，一个人来学习，没有见过她大笑

的样子，表情淡淡的，好像周遭世界与她无

关。他总是忍不住想到她，在喧闹的火锅店

里、在车水马龙的街头，在每一个开心或者

落寞的时分，他都在想念她。不知从什么时

候起，江赦林开始期待每一天的清晨，期待

着去图书馆，做什么都特别有动力。

很多次，江赦林都忍不住想前去搭话，

邀请她一起去食堂，可是转念又想：如果她

喜欢一个人待着，我就应该尊重她。遂作

罢。前几天，他看到女孩蹲在地上哭，想上

前说些安慰的话，却紧张得哑口无言，只能

递上一张纸巾。后来，女孩主动和自己说了

话，不止一句，是很多句！他高兴极了，那是

他入学四年以来，最开心的一天！

到了离校前，江赦林决定还是和女孩

好好地道别，他不想表白，也不想索求什么

关系，他不想让她有任何的负担，甚至连

“希望你快乐”都说不出口——我只是一个

路人，人家又凭什么要承受我的期待呢。所

以只是道别，仅此而已。可是直到闭馆音乐

响起，江赦林还是没有等到女孩，他安慰自

己：“或许明天她会来呢？”

6月 20日，毕业生全部离校，他们拥
抱、合影、告别。这是很多人彼此人生中的

最后一面。图书馆二楼的留言墙上，有人提

问：“友友们，你们觉得爱是什么？”回复形

形色色，有人说：爱是陪伴、理解、包容，有

人说：爱是放手，是成全。还有一行清丽的

字迹：爱是怦然心动后的寂静。

寂静之心（小说）

王 洁（32岁）
宁波财经学院教师

我是在一次书店活动中认识她的。那时

我刚刚结束多年自由撰稿的生涯，只身到宁

波谋求一份稳定的教职。对于我来说，这是

一座陌生的城市，一段全新的生活。刚到宁

波不久，当地书店邀请我做一个讲座。我写

的是儿童文学，台下大多数听众都是小朋

友，大家踊跃又热情，现场闹哄哄的。我对孩

子们的提问应接不暇，突然注意到，在人群

的最外围有一个高挑又美丽的姑娘，她微笑

着注视着我，安静地听完了我的讲座。

讲座结束后，我和她攀谈起来，也就互

相认识了。我们一起搭地铁离开书店回市

区，地铁车厢内空空荡荡的，没有别的乘

客。此前我长年宅家写小说，并不太擅长与

女孩子打交道，平时也不修边幅。当她在座

位上坐下时，我突然生出了敬畏之心来，似

乎挨着她坐是一件粗鲁而冒犯的事情。于

是我怯生生地坐到了她对面的座位，列车

运行的轰鸣声盖过了我们交谈的声音。她

皱起眉头，提高了声音说道：“哎呀，你坐到

我旁边来嘛！”我这才敢坐到她的身边，此

刻列车驶出地底，穿行在城市的轻轨高架

上。我与她并肩坐着，看着车窗外绚烂的霓

虹灯一直蔓延到城市的地平线尽头，而她

像是这片霓虹光海中唯一的阳光。

这一路上我们聊了很多，聊各自工作

与求学经历，我也更进一步认识了她。她也

姓王，任教于当地的一所高校，周末她会在

市郊的一个小花园里教博物学，教小朋友

认识草木虫鱼。我在心底暗暗地感叹，她和

她的工作就像是童话一样美好。不久，王老

师到站了，而我还有好几站的车程。她在下

车前为不熟悉路线的我指明了下车的站，

并邀请我有空可以去她的小花园看一看。

就这样，我们都回到各自的日常工作中

去了。因为多年从事自由职业，早已习惯了

死宅写作，所以初入职场时我并不适应，教

学工作和人际关系都让我心力交瘁，无暇他

顾。虽然和王老师也有微信联系，但是到我

真正造访她的小花园已经是初夏了。

那天我打车来到市郊，在一座小镇里

绕了许久，才找到了那个小小的花园。此刻

正值夏日，阳光充盈，园子里郁郁葱葱。树

阴和繁花掩映着小屋的窗口，王老师身着

一袭淡黄色连衣裙，站在窗边给孩子们上

课。我对她微笑点点头，悄悄坐到小教室后

排的空座上旁听。

她拈着一株野草，告诉孩子们这是《诗

经》中的卷耳，两千多年前诗卷里的草木，

现在仍然在我们脚下生长。她说起这些热

爱的植物时，眼睛中洋溢着星辰般的光辉，

美丽得不可方物。我沉迷于看她说话，两节

课下来也没记得她说了什么。

课后我们一起吃了午餐，愉快地聊起

各自的生活，似乎一切都朝着美好的方向

发展，只可惜故事并没有“未完待续”的注

脚。在夏天结束的时候，我得知了她脱单的

消息，冬天时在朋友圈看到她披上了婚纱。

这是我漂泊在异乡第一次感到失落，但也

只能将感情深藏在心底。感慨缘分就像是

一年生的草本植物，春生秋落，悄然凋零。

对一个年逾三十的单身男人来说，像中

学生那样暗恋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我时常

想，喜欢上她并无独特的理由，她的颜值足

以让任何男人陷入爱恋。我独自一人在异

乡，亲人故友都不在身边，教学工作令人疲

惫不堪，所以她对于我，更像是这座陌生城

市里的一个支点，混沌生活中的一束光。生

活中总得觅得一丝微曦的存在，让人在漂泊

中收获些许的暖意。想起我们从认识之初就

一直互称“王老师”，始终保持着礼貌的距离。

我会寄给她我新出版的小说，她也会回复我

她的阅读感受。如是这般，也挺好的。

缘分就像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

插画：程 璨


